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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乡约，160多年前的重庆“物流巨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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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下的麻乡约，阳光直射着小巷
的青石板和一栋四合院布局的建筑，建
筑屋顶的青瓦闪着光，慢慢散发着温
暖。四合院从外面看不出到底有多大，
正门石门框两侧由整条石砌成，上方左
右凿成三齿形装饰，门是古老的五丘田
木质门，门楣上刻有“当衢向术”四个繁
体大字，意指川黔古道上传递货物与信
件方便快捷。

阳光渐渐弱下来，直到退出小巷。
从重庆、成都、宜宾、泸州、康定、汉口、
嘉定、贵阳等地赶来的人，有年轻和中
壮年脚夫，还有管事、夫头、杂役等人若
干，他们聚集在麻乡约的门前，里面设
有柜台和邮筒，站在柜台前办理信件投
递事宜，与管事当面议定信资，在信封
上书明例资数或快跑赏银数，详细记入

账本，商定分派夫头并负责投递。还有
一些人办理汇兑业务，两地之间不直接
用银子交换，托麻乡约互相打兑，盐号、
票号所汇的银子都采用这种方式处
理。有的也把所托汇的银子直接运送
到目的地，以价值和距离商议好收取的
汇费，再由麻乡约安排运送。

一时间，黄昏里的麻乡约一副热闹
景象——柜台前的人忙前忙后，说四川
话的，说贵州话的，说云南话的，天南地
北的方言俚语都在这儿汇集。有办理

“火烧信”的，烧去信封的一角，向跑信的
夫头表示，要特别注意加急快送，火速送
到，尚可加付赏钱，这有点类似现代的快
递业务；有办理“么帮信”的，用数层油纸
包封，避免雨水浸湿信封，此外还得缚一
小木片，万一落了水不至于沉没……小
小的一个麻乡约，不但是古镇生活的一
部分，也是来往古镇的各路客商和各种
商贾信息汇合的重要休憩之地。

这样的古镇印象，大约发生在
1862至1896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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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乡约的创始人叫陈洪义，是綦江
新盛陈家坝人，外号“陈跑通”“陈麻
乡”。陈洪义是个贫家子弟，少年时与
其他孩子一样放牛割草，长大后去綦
江、重庆城抬街轿子，后在川黔道上当
夫子，由于肯卖力，又做了小夫头。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大批
湖北麻城孝感人迁到四川，他们思念家
乡，每年要选派人员回故乡探亲，往返
带送土特产和信件。民间流传的麻乡
约，讲信义、受民众信赖，陈
洪义爱为人们排忧解难，如
昔日“麻乡约”再现，巧
的是陈洪义脸上生有
麻子，后来人们就
称他为“麻乡约”。

还有一种说法
是，陈洪义担任轿

夫时，抬着东溪官员唐鄂生的母亲去云
南，一路平稳，舒服周到。唐鄂生升任
云南都督，母亲喜欢，儿子自然想报答
轿夫。在唐鄂生的升迁喜宴上，陈洪义
面容忧郁，说今母难之期，孝道未尽，故
难有喜色。唐鄂生见陈洪义忠厚，问他
想不想做官？陈洪义直言不愿意，又问
他想干什么？陈洪义说自己是下力出
身，想设一个信轿行，唐都督又问他以
什么为招牌？陈洪文答曾有人戏称他
为“麻乡约”，就以“麻乡约”为招牌。

唐都督讲信义，出钱资助陈洪义于
1852年4月在昆明设立了“麻乡约大
帮信轿行”，陈洪义任轿行董事长。唐
都督除将部分公文函件交其递送以外，
还给四川、贵州、云南各有关衙署去函，
对“麻乡约大帮信轿行”予以支持和保
护。陈洪义的生意慢慢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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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故乡情结浓厚的陈洪文想
回东溪创办一个麻乡约民信局，于是找
到镇上的陈、罗、夏、陶四大家族商量。
随后，陈家主动将书院街这处地块让给
他开办民信局。1862年7月，东溪麻
乡约民信局正式营业，其经营范围是

“管得宽、管得长”。民信局无所不运，
无处不到，主要业务是客运、货运、送信
和汇兑四种。刚成立那段时间，生意一
般，为了打开局面，陈洪义主动出击。
得知一位官员想找人把信物送至成都，
陈洪文托人担保，将信物快速送去了成
都，既快又准，得到了诸多官员称赞。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专人负责为商号、
票号、盐号的递送信函，赢得了川滇黔
各地商界的信赖。有了政界和商界的
支持，从此，川滇黔几地政界、商界、民
间的信件汇款等几乎都由麻乡约民信
局办理，生意之兴隆可见一斑。位于小
巷子里的麻乡约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是
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东溪麻乡约有明确的
价格管理体系、企业管理理念和责任赔
偿制度，来办理业务的人一看就清楚明
白。麻乡约讲究诚信经营，业务遍布中
国大西南和大西北，甚至还远到缅甸、
越南等地。麻乡约“重承诺、守诚信、服
务至上、重视细节”的企业精神，至今仍
为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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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清朝设立“国家邮政
局”。麻乡约民信局的业务范围逐渐萎
缩，营业时断时续。1902年，陈洪义去
世。1949年，麻乡约民信局宣布歇业。

如今，“肩挑”“马驮”“打包托运”
“妻子送行”“父子告别”几组雕像栩栩
如生地矗立在麻乡约民信局旧址上。

在古镇的小巷里，如今的麻乡约成
了符号一般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
麻乡约见证了中国现代快递业和古镇
的繁华和辉煌。

小巷里的麻乡约，黄昏的太阳光照
亮着你，你散发出另一种光芒，这种光芒
是传承、是历史、是文脉，也是乡愁……

大唐玄宗年间，二十四岁“仗剑去
国，辞亲远游”的热血青年李白，到忠州
石宝寨游览后，坐船到西界沱。他还要
在西沱游玩一番，然后再顺江东下。

当时，西界沱属于南宾县，与附近
的临江县、武宁县交界（今石柱、万州、
忠县交界地）或为巴东郡之西界，或为
施州之西界，长江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
沱，故名“西界沱”。在李白的眼里，西
沱水陆贸易繁盛，是一个比南宾县城还
繁华的水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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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沱的长官与李白同游，并向他介
绍历史文化：春秋战国以来，巴地的盐
巴从西沱上岸起运到楚地，蛮儿巴女建
起了西沱这个热闹地方，走出了巴盐古
道，自秦汉到大唐，一直繁盛不衰。

游走在西沱的坡坡街上，李白感叹
西沱比渝州的梯子还陡。他们终于气喘
吁吁登顶独门嘴，眼前的一片山外青山，
那是巴盐古道绕不开的方斗山楠木垭。

独门嘴有古老的化石树群，李白对
此并不感兴趣，他对西沱的仙人洞热

衷。走近几个方口的仙人洞，见几位道
士正在端坐修炼……李白感叹：“没想
到，修道成仙已蔚然成风。”

从独门嘴返回下榻的江岸客栈，
李白看到一队队背夫、挑夫陆续从码
头或盐店启程前行。地方官介绍：行
行重行行，离家别离行，力夫还要翻越
楠木垭、黄水坝、石门坎进入楚地，再
到湘西五溪蛮的里耶老街，那里已经
与夜郎相邻了。李白感叹，巴蛮儿艰
辛的苦力生活，难怪他们的号子声听
起来那么苦涩。

西沱的天气炎热，特别是夏秋季节
更甚。力夫和巴蛮儿们在长江畅游，十
分爽朗。李白也想到中流击水，地方官
怕他不熟悉水情，劝他到客栈冲凉放
松、稍事休息，以便晚上喝酒踏歌。

晚餐丰盛，美酒飘香，蛮儿跳起摆
手舞，巴女高唱竹枝歌助兴。但是，李
白喝醉了，心醉了，酒也醉了。眼前歌
舞的长发巴女和在成都的妩媚女友令
狐兰，在他脑海里反复蒙太奇般呈现。

李白去客栈后堂冲凉，他听到一个
角落有哗哗的水声，下意识抬头一望，
原来是一个巴女在淋浴。

饯行晚宴上，李白有些魂不守舍，
他想家了。尚未放舟夔门外，堂堂男儿
生乡愁。

李白离开西沱，踏歌送行的人群中
就有后堂淋浴的巴女，她又唱起昨夜的
啰儿调，李白过佛滩，将竹枝歌改写为
《巴女词》，这是文人较早收集的三峡竹
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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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之后，好客的回水沱依然令千
帆驻足，大唐诗人杜甫、白居易、薛涛来
了；清代诗人秦淮月来了，民国画家徐
悲鸿来了，当代作家罗涌也来了，就连
四川乐山的“网红竹”也飘零来到西沱
安家。

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的杜甫一家，
沿着李白出川的水路，告别成都草堂经
忠州来西沱，这条陡峭的坡坡街不适合
他多病的身体。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多
次往来西沱，上岸调研。大唐“女校书”
薛涛去三峡寻找心上人元稹，过往西界
沱。他们来了又走。

唯有出生于石柱的秦淮月，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对李白在西沱的悠悠乡
愁理解得最为深刻，他赴京赶考路上写
下著名诗篇“西界沱”：“旧志曾登西界
沱，郡章管理到江河。是间尚有乡云
在，吩咐舟人缓缓过。”

近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西沱这个回水沱又接纳了许多颠沛

流离的中华儿女，其中就有画家徐悲
鸿。抗战期间，徐悲鸿辗转来到西沱小
住了一段时间。他居住在李白曾经住
过的江岸客栈那段街，为西沱留下两幅
画：一幅是客栈门前黄葛树写生，一幅
是客栈后花园巴女淋浴的人体艺术。
依然是千年前李白眼中的画像，西沱男
人到中流击水，西沱女孩在后院淋浴的
千年民俗传承，被李白和徐悲鸿看见。
诗画展现了土家人的奋斗、担当，对家
人、对女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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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沱作为千年古镇，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让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回答这个时代之问，接续
盐路精神，传承中华文脉。小说《活》
《大回水》和一批节目出炉。站在更高
起点，他们还与专家和文艺家合作推
出背盐汉子、纤夫号子，再现西沱繁
华，留住悠悠乡愁。

一曲巴歌醉咂酒，人生何处不相
逢。李白离开西沱去三峡，踏歌送行人
群中有客栈的淋浴巴女；多年后的安史
之乱，李白流放夜郎、再回西沱，还是下
榻江岸客栈，当年的淋浴巴女依然踏啰
儿调竹枝歌谣相迎接，大家热泪盈眶，
李白也泪目了。李白和着蛮儿巴女的
啰儿调，共颂为西沱淋浴巴女作的《巴
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
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西沱与李白《巴女词》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建平

麻乡约，在綦江东溪
古镇的一条小巷里。

麻乡约全称为“麻乡
约大帮信轿行”，创业于清
代咸丰年，延续近百年，是
我国西南最大的民间运输
行业，也就是160多年前
的重庆“物流巨头”。

青石板的小巷旧迹
斑斑，那斑点一样的痕
迹，是来来往往的脚印踩
出来的。古老的麻乡约，
与这儿进进出出的人有
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把信
誉、承诺都留在了这儿。


